
茅草房里
一盏油灯亮到深夜

王学广生于 1938 年 4 月，定安黄竹
人。1961年9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他
成为中瑞农场中心小学的一名语文教师。
农场在群山阻隔、山道崎岖的母瑞山里，光
抵达这里就要耗费一番力气。

接到通知，王学广与同期教数学的张
老师一起，从定安县城出发，坐班车来到龙
塘镇（今龙湖镇），再往前走，班车不通了。
他和张老师借了两辆单车，骑了20多公里，
才来到中瑞农场合山作业区。

到了合山，连像样的路也没有，单车也
没法用了。两位年轻人把行李寄存在作业
区，靠两条腿，边走边问路，又走了五六十
公里，终于走到农场场部。王学广问当地
的工人：“中心小学在哪里？”工人用手一
指：“就在旁边。”

王学广顺着手指看过去——七八间茅
草房，没有一片瓦。教室是茅草房，办公室
也是茅草房，寝室还是茅草房。这就是他
们即将站上讲台的地方。

他们住在教室后面的小棚里。棚子不
到20平方米，中间隔开，里面住人，外面办
公。更别提有什么家具了，地上打两个桩，
桩上放两块木板，便是床。半截乒乓球桌
凑合当办公桌，两人在上面备课，批改作
业。

山里蚊子多。“跟风一样，空气里都是
蚊子，一挥手就能打到几只。”王学广被扰
得整夜失眠，只得挤到张老师的蚊帐里躲
蚊子。拿到第一笔工资，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赶紧买蚊香。

就在那间蚊子乱飞、连像样家具都没
有的茅草房里，一盏煤油灯，常常亮到凌晨
一两点。

当时，中心小学有六个年级，每个年级
一个班，全校有100多名学生，但老师不足
10人。王学广和张老师是仅有的两位从师
范学校毕业的。王学广教六年级语文，还
当班主任，白天上课，晚上改作业、备课，周
末还得家访。他来后不久就赶上了全县统
考，每个学校都得排名，压力陡增。

王学广没有参考书，没有教案，就自己
归纳中心思想、划分课文段落、写段落大
意。每一堂课，他都要在煤油灯下准备到
深夜。字典翻烂了，课本上密密麻麻写满
了批注。

最初，王学广普通话讲得不好，闹过不
少笑话。怎么办？他下足苦功夫、笨功夫，
对着字典一遍遍地查、一声声地练。

“刚当老师时，基本上凌晨一两点才
睡。”王学广回忆。

1962年，全县统考。王学广教的班级，
语文成绩全县第一，总成绩全县第二。班
里的学生全都考上了初中。

“家长高兴，学生高兴。”从那时候起，
大伙都知道了，山里有个好老师叫王学广。

荒山之上
一砖一瓦垒起学堂

1969年4月，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成立后，中瑞农场改制为1师5团。为解决
职工子弟读书难的问题，团部决定新建一
所中学——五七中学。

“当时我在中学当校长，建中学的时
候，也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王学广被任命为五七中学的校长。说是中
学，刚开始也只是荒山中的几间茅草房。

没有校舍，就自己建。没有专业施工
队，建材物资也极为紧缺，他们硬是在荒山
上，一砖一瓦垒起了学堂。

王学广既是校长，也是老师，还是施工
队长。白天，师生结伴进山，割茅草，砍桁
条。七八十斤重的木料，用藤条一捆，沿陡
峭山路一步步抬下。回到工地，挑沙石，平
地基，搭起一间间校舍。直到入夜，才在疲
惫中点起灯火，坐下读书上课。

“当时常见的菜就是酱油水、萝卜干，
但大家都坚持了下来。”王学广上完课后，
还得继续批改作业，写材料，也常常忙到凌
晨一两点。提起这段岁月，他很平淡，仿佛
那些艰苦的岁月，不过是寻常日子。

然而，1973年秋季，“7314”号超强台
风来袭，摧毁了橡胶林，也摧毁了房屋，包
括校舍。

“台风过后，我们肯定要重建校园，恢
复办学。”王学广说，当时，除了师生们同心
协力，生产队的工人也来帮忙，不到一年，
学校又重新建起来了。

五七中学办学高峰时，全校有18个班，
800多名学生。王学广带着学生，把一所荒
山里的中学，建成了农场职工子弟的求学
之地。

五七中学，好比垦区教育的一盏灯。
除它之外，从母瑞山下到万泉河畔，从胶林
深处到黎村苗寨，凡是农场扎根之处，皆有
书声琅琅。

据《海南省志·农垦志》记载，截至1974
年，垦区已有全日制完全小学443所、初级
小学（教学点）95所，在校学生11.94万人，
专任教师5409人；完全中学89所、初级中

学 12 所，在校学生 3.83 万人，专任教师
2149人。

纪念园里
一言一语传承薪火

1985年，王学广调到农场机关，先后担
任教育科长、宣传科长、工会主席。岗位变
了，可他做的事，始终没变。

“我这一生，基本上都在做一件事，就
是做宣传教育工作。”王学广说。

2001年，王学广退休了，摆在面前的，
有两个选择：一是海口的学院，请他去当工
会主席，月薪3000元；一是留在原地，在母
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当一名义务讲解
员，每月补贴300元。

3000 还是 300？他犹豫过，纠结过。
可他最后还是选择留下。

“因为母瑞山是琼崖革命的摇篮，是当
年红军生活过、战斗过、流血牺牲过的地
方。”王学广说，“所以我就下决心，留下来，
留在母瑞山，当一名义务讲解员。”

这一讲，就是20多年。纪念园刚建的
时候，只有3个人。环卫、保安、讲解、接待、
值班，王学广什么都干。刚开始时，讲解教
室条件简陋，夏天没有空调，没有风扇，每讲
完一场，他总是满身大汗，听课的人也是。

最多的时候，王学广一天讲过16场，从
早上8点多，讲到下午6点多，中午根本没
法休息，午饭一两点才吃。去参观的人排
着队，一拨出来，一拨又进去，他连喝水、上
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王学广讲母瑞山精神，也讲农垦精
神。他说：“母瑞山精神和农垦精神是一脉
相承的。”他讲红军潭的故事，讲18位红军
战士抱着钢枪跳下悬崖；他讲当年苗族同
胞给他讲的故事，也讲那些他挖掘出来的
革命细节。

王学广讲课，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看电
视，看报纸，看两会报告，他把“十五五”规
划、海南自贸港封关、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都
融进他的讲解中。他说：“讲历史要长一点，
讲现实要短一点，要善于归纳整理。”

今年，王学广88岁了，记忆力大不如从
前，有时候一句话要重复好几遍，可他还在
讲。他说：“你讲解要讲究效果，要让听的
人受到教育，受到感动。”

从小学教师到中学校长，从教育科长
到义务讲解员，王学广这一生，始终站在讲
台上。只不过，后来的讲台，从教室搬到了
纪念园。听课的人，从学生变成了来自四
面八方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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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 ，
一位名叫王学
广的年轻人走
进 定 安 母 瑞
山。从此，他的
人生，跟这座山
绑在了一起。

母瑞山曾
两次保存了琼
崖 革 命 的 火
种。二十世纪
五六十年代，大
批建设者响应
党的号召，来到
母瑞山革命老
区，掀起一股建
设热潮。这一
次，他们建立的
“根据地”，叫作
国营中瑞农场。

王学广，便
是这些建设者
中的一位。他
来了，便再也没
有离开。他把
一生交给了一
座山，更交给了
山里的三尺讲
台。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程守满 摄

年轻时的王学广。
蒙美顺 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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